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腿，顶的都肿起来了，蹲都蹲不下，还用拳头打王桂华胳膊和前胸，都打青了。


洗脑班给法轮功学员的食、饮水中偷偷下药。二零零四年六月份的一天，王桂华、周秀霞、刘玉华、张立芹四位法轮功学员的眼睛都突然视物不清，相隔一米看不清对方的眼睛，大白天伸手看不清五指，墙上的大字标语也看不清，并感觉腿麻、脚麻。


王桂华二零零四年腊月回家后，整一个月的时间都感觉从肚子、腰一直往下到脚腿都麻。周秀霞至今还腿脚麻木，视力很低。


二零零五年皇历十一月初，王桂华再遭绑架，被非法关到洗脑班。到了二零零六年正月十一日，王桂华开始绝食抗议、反迫害，绝食期间遭野蛮灌食。杨玉林每隔六、七天进到王桂华的屋里一次，每次进屋都搧比他年长二十来岁、身体虚弱的王桂华两三个嘴巴，有时还拽头发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个多月后就开始给她输不明药液，三人按住王桂华，从交警大队


调去的姓张的小伙子，拿来绳子想把王桂华绑上，有人说不让，他这才没绑。杨玉林当着王桂华的面，恶狠狠的对他的手下说：“如果胳膊不让输，就往脑袋上输，就拿她做实验。”至少输了两天的这样的药液。


王桂华瘦得皮包骨，生命危在旦夕，有一天，杨玉林又跟手下的人说：不用让她写保证书了，也不让她烧书了，让她吃点饭就让她回家吧。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王桂华吃完饭被释放回家。然而她回到家后，下半身开始麻，脚、腿麻的很重，一直麻到现在。


大概从二零一三年后，又出现全





酷刑演示：电棍电击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七、八天后，闻庆芳的右腿肌肉开始萎缩，右脚没有知觉，并伴有剧烈疼痛，而且腿骨总感觉贴满了冰块，还钻心透骨的凉，右腿的一侧凹进去一条沟，骨头都凸出来了。头、右上半身子和右腿都僵硬，并往后背，整个人向后弯曲。同时，她一直口干舌燥，怎么喝水都觉得还是渴，疼痛的说胡话，越到晚上越疼。


在输完液的八天之中，一个犯人每天至少四次到监室观察闻庆芳的状态，叫着闻庆芳的名字，问问渴不渴，想不想喝水，一看闻庆芳有回应，就离开。在这种情况下邪恶之徒还继续迫害她。


到第二十八天，家人来看闻庆芳时，她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整个右腿、右脚面临残废，家人非常着急，四处奔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看守所狱医陈学等人把她拉到医院检查，医院都不给检查，他们又把她拉了回去。看守所这才放人，家人也把闻庆芳拉到医院检查，当地医生说这是中枢神经坏死。


例三：七旬王桂华遭受药物迫害


法轮功学员王桂华，河北省迁安市张都庄村妇女，今年快七十岁了，她曾多次遭中共人员骚扰、绑架、拘留、非关押洗脑班。


大概在二零零三年九月份左右，王桂华被绑架到洗脑班，当时那里已经有三人被非法关押：周秀霞、张立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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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药物迫害篇  2014年7月16日














  酷刑演示：


  悬空抽打








善人快把真相寻，大法度人看人心。三退（退党团队）保命避灾难，诚信大法福临门。














退党团队方法 (化名同样有效) ：* 退党电话：001-416-361-9895  退党传真：001-702-248-0599


电子邮件发表声明tuidang@epochtimes.com  无法上网者，可先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，以后有机会再上网











酷刑演示：野蛮灌食











【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】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自一九九九年“七二零”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，采用上百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残酷迫害，其中药物迫害，是众多迫害手段中的一种。


以下是河北省迁安市四位法轮功学员遭药物迫害经过，这仅仅是中共罪恶的冰山一角，已凸显邪魔本性。


例一：白雪霜遭打毒针致残　


白雪霜，女，五十三岁，河北迁安市迁安镇公平村人。在邪党十五年迫害中，白雪霜曾多次被绑架、关押。


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，白雪霜遭警察浦永来等三人绑架，到公安局后，浦永来打白雪霜嘴巴，直到打昏迷为止。后又被非法关押到迁安市看守所四个多月。


在看守所期间，因为不背监规，看守所所长王鹤营使劲将她踹倒在地。宋艳荣用鞋底子打她嘴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还有一次，看守所所长惠志江将她双手吊在铁门上用皮带（好象工业用传送带）抽打，恶狠狠抽了她三皮带，当时打得白雪霜喘不过来气，抽搐，不会说话了，白雪霜晕了过去，

















例二：闻庆芳被打毒针，腿脚致残


闻庆芳，女，河北省迁安市建设局职工，自九九年“七二零”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法轮功学员闻庆芳遭到多次迫害。最严重的就是二零零六年这一次。


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国保大队的邪恶头目彭明辉，警察王士武、哈福龙及另外一名警察，突然非法闯入闻庆芳的家里，将她绑架到看守所，并非法搜家，同时抢走她女儿中考学习用的电脑，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一个月。


在看守所，闻庆芳绝食抵制迫害。大概在绝食的第八、九天时，一姓李的指导员说请示国保大队怎么办？就在请示后的第二天，闻庆芳被叫到医务室，看守所副所长代军华与邪恶的狱医陈学带领六、七名犯人按着闻庆芳强制输不明液体，输到二十分钟左右，闻庆芳开始四肢疼痛难受，接着五脏六腑象被摘一样疼痛，一瓶液输完，又过了十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钟后，闻庆芳的右腿右脚没有了知觉，不会动，同时伴有剧烈疼痛，疼的直说胡话。就这样，闻庆芳走着出的监室，输完液后，一个犯人把她背了回来。从此，她生活不能自理，一名犯人主动伺候闻庆芳，一直到她回家。








酷刑演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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酷刑演示：打毒针


（注射不明药物）





酷刑演示：


用鞋子打脸











酷刑演示：打毒针（注射不明药物）



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了解更多真相！ 











身麻，全身沉，全身的骨头节都响，全身骨节松，全身肌肉硬。


二零一四年开始，大腿变形，大拇脚趾和木头一样僵硬，腿肌肉失去知觉，腿很沉，腿变形；上半身子也很沉，内脏都感觉硬。背部、腰部很难受，脑袋迷糊，看不清东西，走路困难。


例四：女教师张立芹被逼喝药流产


张立芹，女，河北省迁安市杨团堡中学英语教师，多次被绑架，迫害初期，她曾被非法关在洗脑班长达四年之久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二零零八年五月再次被绑架，


警察们酷刑折磨她三天三夜，用电棍电的她全身都是大泡，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半后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，张立芹被非法判刑七年半。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。


在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，张立芹的丈夫来看她，夫妻住在一起，一个月后，张立芹发现怀孕了，呕吐不止，只能喝点水。有一天，张立芹端起水刚要喝，邪恶的“610”头目杨玉林就叫她到楼上去，回来后，张立芹端起水杯将水一饮而尽，杨玉林奸笑着问张立芹：“水有什么别的味道没有？”张立芹说：“没有味。”杨玉林又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怀孕我就能放你回去吗？没门！你是斗不过我的。”说完大笑起来。


第二天，张立芹肚子疼的很厉害，然后下身开始流血，连流数日。期间，恶人们还强迫张立芹抱一袋沙子在院子里跑，跑完后让她用凉水给他们洗衣服。一个幼小的生命还没出世就被迫害死了！














身上全都打黑了，他们把身子已经直挺挺的白雪霜架到屋里，人缓过来又把她带走，又给她戴上死刑犯戴的重


型脚镣，还让她戴着脚镣上下爬楼梯。在后来的日


子里，警察经常把她吊到铁门上，不让睡觉，多次挨打嘴巴，强制长期戴手铐、脚镣。


白雪霜开始绝食反迫害，曾多次被野蛮灌食。有一次，警察彭明辉、  “610”头子杨玉林、看守所所长惠志      江、看守所恶狱医陈学，把她的手脚用手铐铐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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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雪霜打毒


针，白雪霜当时立即感觉眼睛好象看不清东西，昏迷，而且失去记忆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


药物迫害致使白雪霜严重残疾，造成肌肉严重萎缩、皮包骨、体重从一百七十斤下降到六十多斤，眼睛失明、根本就不会说话，不会走路，瘫痪在床有两个月的时间，家人用被子等东西把她倚好，就是这样，自己倒了自己都没有任何意识。两个月后才会爬一点，爬还都爬不稳，经常趴下，身体好象没有骨头一样。


十四年过去了，白雪霜走路仍然不稳，吐字不清，记忆力减退，腿、脚、手都不好使唤，生活需要人照顾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